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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文化交流史、传
教士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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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版。关于元代景教在中

国流传，参阅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简论罗明坚和利玛窦对近代汉语
术语的贡献

———以汉语神学与哲学外来词研究为中心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汉语基督教哲学术语的创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开端可以追溯到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以
罗明坚、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代传教士，重视文字传教，以语言为桥梁，以翻译为手段，促进了明清时期中西
互识与会通。在他们所撰写的中文著作中创立了很多汉语宗教哲学词汇，因此系统梳理明清之际的汉语神
学概念演变史，对于研究明清外来词、汉语基督神学以及世界汉语教育史等方面深具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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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景教入华，公元
８４５年，唐僖宗灭佛后景教也受到极大的影响，一
般认为“元亡而景教亦与之亡”。景教创立了最早
的汉语基督宗教术语，但这些术语大都没有流传
下来，①而真正奠基了汉语基督宗教术语的是明清
之际的来华传教士和信教文人。
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极重文字之

功，他们对文学流传在文明史上的作用有着十分
清醒的认识，体现了文艺复兴后对文学理解的精
神。利玛窦在谈到文字的作用时说：“广哉，文字
之功于宇内耶！世无文，何任其愤悱，何堪期闇汶
乎？百步之远，声不相闻，而寓书以通，即两人者

暌居几万里之外，且相问答谈论如对坐焉；百世之
后人未生，吾未能知其何人，而以此文也令万世之
后可达已意，如同世而在百世之前。先正已没，后
人因其遗书，犹闻其法言，视其丰容，知其时之治
乱，于生彼时者无已也。”在这样一种文明观的基
础上，文字传教就成为他传教策略的重要手段，如
他所说：“圣教之业，百家之工，六艺之巧，无书，何
令今至盛若是与？故国逾尚文逾易治。何者？言
之传，莫纪之以书，不广也，不稳也。一人之言，或
万人听之，多声不暨已；书者能令无量数人同闻
之，其远也，且异方无碍也”。［１］

两种文化相遇，以文字为桥梁，以翻译为手



段，由此开始文化间的容受与理解，排斥与争论。
这些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学时，在文字翻译
上有两个领域较为重要，一是科技方面，①一是宗
教方面。对于来华传教士在科技方面的翻译研究
较为深入，②但对传教士在宗教哲学方面的翻译至
今没有较为满意的成果。③ 明清之际的汉语基督
宗教文献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广阔领域，［２］本文仅
仅限制在明清之际最早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和

利玛窦两人的中文著作和文献来考察汉语基督宗

教哲学术语的创立，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出
两种文化相遇的真实境遇。

一、罗明坚所创立的的汉语
基督宗教哲学术语

　　罗明坚（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１５４３———１６０７）是
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④根据目前本人所掌握的材
料，他留下的汉文文献和著作有：

（一）无标题汉语天主教短文。这篇短文是汉
语手稿，无标题，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Ｊａｐ．Ｓｉ－
ｎａ　１—１９８散页文献中，在这批文献中既有罗明坚
打官司的告示状，也有他与明代文人士大夫唱和
的诗歌，还有他学习汉语的手稿和词表，其中第
０１５ｖ—０１６ｖ页是一篇用中文写成的关于阐述天主
教教理的短文。关于这篇短文，我在《欧洲早期汉
学史》一书中已经抄录出来，但尚未做学理上的分
析。［３］５５－５６

（二）《解释圣水除前罪》。这也是罗明坚的手
稿，藏点和所藏位置与上面所谈的“无标题汉语天
主教短文”相同。［３］５５

（三）《祖传天主十诫》［４］１５１－１５２

（四）《圣教天主实录》⑤

（五）汉诗三十四首
根据罗明坚以上的中文文献，我们经过筛选

和分析，由罗明坚首次使用的天主教宗教哲学词
汇有５０个，具体如下：⑥

亚当（１－Ａｄａｍ）⑦，也物（１－Ｅｖａ），妈利亚（里
呀）（１－Ｍａｒｉａ），（耶稣作者注１－Ｉｅｓｕｓ）圣水（２－
ａｑｕａ　ｂｅｎｅｄｉｃａ），前罪（２－ｐｅｃｃａｔｕｍ），天主（２－
Ｄｅｕｓ），天堂（２－ｃａｅｌｕｍ），净首（２－ｐｕｒｉｔａｓ　ｏｒｉｇｉ－
ｎａｌｉｓ），魂灵（２－ａｎｉｍａ），地狱（２－ｐａｒａｄｉｓｕｓ），十诫
（３－ｄｅｃａｌｏｇｕｓ）、礼拜（３－ｒｉｔｕｓ），灵魂（４－４－ａｎｉ－
ｍａ）⑧，圣教（４－Ｅｃｃｌｅｓｉａ），根因（ｃａｕｓａ　ｐｒｉｍａ　４－４
－），人魂（ａｎｉｍａ　４－７－），净水（ａｑｕａ　ｐｕｒａ　４－８
－），天主经（４－９－ｏｒａｔｉｏ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普世（ｕｎｉｖｅｒ－
ｓａｌｉｓ　４－１０－），知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ｓ　４－１６－），世界
（ｍｕｎｄｕｓ　４－２０－），真理（ｖｅｒｉｔａｓ　４－２０－），祖公
（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ｅｓ　４－２９－），哑当（４－２９－Ａｄａｍ）也★
（４－３０－Ｅｖａ）），噜只啰（４－３３），下品之魂（ａｎｉｍａ
ｖｅｇｅｔａｌｉｓ　４－３９－），中品之魂（ａｎｉｍａ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ｓ　４－
３９），上品之魂（ａｎｉｍ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　４－３９），五觉（ｑｕｉｎ－
ｑｕｅ　ｓｅｎｓｕｓ　４－４０），目司（ｖｉｓｕｓ　４－４０），耳司（ａｕｄｉ－
ｔｕｓ　４－４０），膜（４－４７），布革多略（４－４７），巴喇以
（４－４７），赎罪（ｐｅｎｉｔｅｎｔｉａ　４－４８－），诺耶（Ｎｏｅ　４－
５４），啰哆（４－５５），梅瑟（Ｍｏｙｓｉｓ　４－５６），热所（４－
５８，耶稣－Ｉｅｓｕｓ），妈利亚（４－５９－Ｍａｒｉａ），十字架
（４－６３－ｃｒｕｘ　Ｃｈｒｉｓｔｉ），亜明（４－８４－ａｍｅｎ），妈利
呀（４－８４－Ｍａｒｉａ），圣图ｓａｃｒａ　ｉｍａｇｏ　５－６－）⑨

二、利玛窦所创立的汉语基督宗教哲学术语

　　利玛窦的中文著作有１３部，这１３部中文著作
分别是：１．《交友论》（１５９５年）２．《西国记法》（１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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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利玛窦在谈到翻译《几何原本》之难时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
《利玛窦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０１页。

黎南秋：《中国翻译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安国风：《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凤凰出版传
媒集团２００８年版。

马祖毅等著《中国翻译通史》一书基本上对明清天主教传入中国的翻译鲜有突破性、展开性。任东升的《圣经汉译文化研究》，在明清之
际的《圣经》汉译上基本上停留在二手文献，对一手翻译文献所知甚少，从而直接影响了研究的深度。

关于罗明坚的研究参阅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２３页。

关于罗明坚《圣教天主实录》的版本变迁参阅张西平：《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张西平：《传教士汉学
研究》，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２３页。

以下词汇对应的拉丁文，数字表示上面标出的罗明坚的著作。

括号的的数字表示罗明坚的五篇文献序号。

括号中第一个数字表示罗明坚文献五篇文献的序号，第二个数字表示这一词汇出现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的页
码。

括号中的５表示罗明坚文献序号，６表示是第六首诗。



年）；３．《二十五言》（１５９９年）；４．《上大明皇帝贡献
土物奏》（１６０１年）；５．《坤舆万国全图》（１６０２年）；

６．《天主实义》（１６０３年）；７．《西字奇迹》（１６０６年）；

８．《几何原本》（１６０７年）（此书是与徐光启合译
的）；９．《浑盖通宪图说》（１６０７年）；１０．《畸人十篇》
（１６０８年）；１１．《乾坤体义》（１６１０年）①；１２．《天主约
要》；②１３．《斋旨》。③

对利玛窦中文著作的词汇，学界也有研究，最
重要的论文是黄河清先生的《利玛窦对汉语的贡
献》一文，但黄先生在研究利玛窦词汇时所用的原
则是“作者对利玛窦的一些中文著译进行了考察。
对利氏使用过的一些词语进行了挑选，选出了利
玛窦创造的，现在仍在使用的汉语词语”，［５］笔者这
里对利玛窦中文著作的词汇选择与黄先生略有区

别，一是，只要利玛窦使用过的属于外来宗教哲学
词汇的，不管其是否流传下来，笔者一概收录；二
是，这里主要侧重利玛窦所使用的中文西方宗教
哲学词汇，他所创立的科技等新词语不在讨论之
列。
黄河清先生在他的论文中所确定由利玛窦所

创造，至今仍在使用的天主教新词有八个：
上帝（１－Ｄｅｕｓ），圣经（６－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ａ），圣母（４

－ｍａｔｅｒ　Ｄｅｉ），审判（１０－ｉｕｄｉｃｉｕｍ），十字架（４－
ｃｒｕｘ　Ｃｈｒｉｓｔｉ），耶稣（６－Ｉｅｓｕｓ），造物主（２－），枕骨
（２－ｏｓ　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ｅ）。
笔者按照上面所说的原则，在利玛窦中文著

作中择录出来的中文西方宗教哲学外来词汇有

１４９，具体如下：
天主（６－７－Ｄｅｕｓ）④，公教（６－８－ｐａｔｅｒ），真

教（６－８－），知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ｓ　６－９－），固然（６－９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ｓ），所以然（６－９－ｃａｕｓａ，见４４页的解
释），徒斯（６－９－Ｄｅｕｓ），造物（６－１０－ｃｒｅａｔｉｏ），诸
宗（６－１２－ｏｒｉｇｉｎｅｓ），作者（６－１２０－ｃａｕｓａ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ｓ），模者（６－１２－ｃａｕｓａ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　ｓ），质者（６－１２
－ｃａｕｓ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为者（６－１２－ｃａｕｓａ　ｆｉｎａｌｉｓ），物

之内（６－１２－ｉｎ　ｒｅ），物之外（６－１２－ｅｘｔｒａ　ｒｅｍ），
物之私根（６－１３），物之公本主（６－１３），★梧斯悌
诺（６－１４），类之属（６－１５），本体（６－１８参阅７２页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宗品（６－１８），本品（６－１８－ｐｒｉｎｃｉｐｉ－
ｕｍ），自立者（６－１８－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依赖者（６－１８－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ｉａ），总名（６－１９－ｎｏｍｅ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ｕｍ），上物
（６－２０），下物（６－２０），语法（６－２２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
－），黑蜡（６－２５），德牧（６－２５），三品（６－２６，参阅
５１页－ｔｒｅｓ　ｐａｒｔｅｓ　ａｎｉｍａｅ），下品（６－２６），生魂（６－
２６－ａｎｉｍａ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ａ），中品（６－２６－），觉魂（６－
２６－ａｎｉｍａ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ａ），上品（６－２６），灵魂（６－２６－
ａｎｉｍａ），推论（６－２６－ｄｉｓｃｕｒｒｅｒｅ），目司（６－２７－
ｖｉｓｕｓ），耳司（６－２７－ａｕｄｉｔｕｓ），鼻司（６－２７－ｏｄｏｒａ－
ｔｕｓ），口司（６－２７－ｇｕｓｔｕｓ），四行（６－２７参阅５－
２１６－ｅｌｅｍｅｎｔａ），自检（６－２７－ｅｘａｍｅｎ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
ａｅ？），公理（６－２７－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形性（ｎａｔｕｒａ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ｌｉｓ　６－２８），神性（ｎａｔｕｒａ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ｓ　６－２８），性之性
（ｎａｔｕｒａ　６－２８），超性之性（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６－２８），
司欲（ｖｏｌｕｎｔａｓ　６－２９），司悟（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ｓ　６－２９），无
形之性（ｎａｔｕｒａ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ｓ　６－２９），隐体（ｓｅｃｒｅｔａ　６－
２９），良觉（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６－３１），外现（６－３５参阅５１
页，７３页），内隐（６－３５），然（６－３５），别类（６－
３８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同类（ｓｉｍｉｌｉｔｕｄｏ／ｓｉｍｉｌ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　６－
３８参阅７２页），内分（６－３９，见４５页的内分，外分
解释），辂齐拂尔（６－４０），本分（６－４３）同宗（６－
４５），同类（ｓｉｍｉｌｉｔｕｄｏ／ｓｉｍｉｌ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　６－４５），同体
（６－４６），同宗异类（６－４６），同类异体（６－４６），同
体异用（６－４６），闭他卧刺（６－４８），欧罗巴（Ｅｕｒｏｐａ
６－４９），外人（６－５３），内人（６－５３），拂郎祭斯克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ｕｓ　６－６５），泥伯陆（６－６５），阨袜（Ｅｖａ　６－
６９），生觉（６－７３），良善（ｖｉｒｔｕｓ　ａ　ｎａｔｕｒａ　６－７４），习
善（ｖｉｒｔｕ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ａ　６－７４），公学（６－７６），西痒学（６
－７６），五司（６－７６），记含司（６－７６－ｍｅｍｏｒｉａ），明
悟司（６－７６－ｒａｔｉｏ），爱欲司（６－７６－ｖｏｌｕｎｔａｓ），教
化王（６－８６－Ｓｕｍｍｕｓ　Ｐｏｎｔｉｆｅｘ），罢市（６－８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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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维铮先生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将《理法器撮要》（１６１０年）收入其中，此文不属于利玛窦著，学术
界已经有定论。“有些学者认为这本书题为‘泰西利玛窦撰’的抄本乃是一本伪作，虽然它对于我们理清明清时期西式日晷制作技术在中国的传
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版本学上看应不是利玛窦的著作。”见许洁、石云里：《抄本〈理法器撮要〉作者献疑》，载《或问（日本）》，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

第１５－２４页；张西平：《百年利玛窦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０第３期。

钟鸣旦、杜鼎克：《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利氏学社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这是近年来所公布的为数不多的几篇利
玛窦本人的重要文献。

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１９９６年版。这是近年来所公布
的为数不多的几篇利玛窦本人的重要文献。

括号中的第一个数字是利玛窦的中文著作序号，第二个是《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的页码。



圣录（ｑｕａｔｔｕｏｒ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ａ　６－９４），九重天（ｎｏｖｅｍ　ａｓ－
ｔｒａ　５－２１６），月天 （ｄｉｅｓ　ｌｕｎａｅ　５－１７７），水星天（ｄｉｅｓ
Ｍｅｒｃｕｒｉｉ　５－１７７），金星天（ｄｉｅｓ　Ｖｅｎｅｒｉｓ　５－１７７），日
轮天（５－１７７），火星天（ｄｉｅｓ　Ｍａｒｔｉｓ　５－１７７），木星
天（ｄｉｅｓ　Ｉｏｖｉｓ　５－１７７），土星天（ｄｉｅｓ　Ｓａｔｕｒｎｉ　５－
１７７），列宿天 （ｓａｂｂａｔｕｍ　５－１７７），宗动天（ｄｉｅｓ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　５－１７７），十二圣徒（７－２５１－ａｐｏｓｔｏｌｕｓ），
元徒（ｄｉｓｃｉｐｕｌｉ　７－２５１），伯多落（Ｐｅｔｒｕｓ　７－２５１），圣
经（７－２５６－ｓａｃｒａ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ａ），外文（ｌｉｎｇｕａ　７－２６９
－），界说（８－３０１参阅３２５页），公论（ｏｐｉｎｉｏ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ｓ　８－３０１），所据（８－３０１参阅安国风书），保禄
（１０－４５２－Ｐａｕｌｕｓ），形体（１０－４５３－ｃｏｒｐｕｓ），若翰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０－４５６），万物之本（１１－５２５），元行（１１
－５２６－ｅｌｅｍｅｎｔａ），亚物（１２－９１），海星（１２－９１），
额辣济亚－圣母（１２－９１－ｍａｔｅｒ　Ｄｅｉ），亚玻斯多罗
－使徒（１２－９５－ａｐｏｓｔｏｌｕｓ），性薄禄－共具（ｓｙｍ－
ｂｏｌｕｍ　１２－９５），罢德肋－父（１２－９６－ｐａｔｅｒ），费略
－子（ｆｉｌｉｕｓ　１２－９６－），利斯督（基利斯督ｃｈｒｉｓｔｕｓ
１２－９７－），宗撒责耳铎德－圣油（１２－９７－ｃｈｒｉｓ－
ｍａ），斯彼利多三多－圣灵（Ｓｐｉｒｉｔｕｓ　Ｓａｎｃｔｕｓ　１２－９７
－），厄格勒西亚－教会（１２－９９－Ｅｃｃｌｅｓｉａ），真福
（１２－１０４－ｂｅａｔｕｓ），司视（１２－１１０），司德（１２－
１１０），司啖（１２－１１０），司臭（１２－１１０），体司觉（１２
－１１０），撒格辣孟多－圣迹（１２－１１１－ｓａｃｒａｍｅｎ－
ｔｕｍ），拔第斯摩－洗（１２－１１１－ａｂｌｕｔｉｏ），共斐儿玛
藏－振也（１２－１１２－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共蒙仰－相取
（ｃｏｍｍｕｎｉｏ　１２－１１２），白尼登济亚－悔痛 （ｐａｅｎｉ－
ｔｅｎｔｉａ　１２－１１３－），阨斯得肋麻翁藏－圣油终傅
（ｅｘｔｒｅｍａ　ｕｎｃｔｉｏ　１２－１１４）阿儿等－品级（ｏｒｄｏ　１２－
１１４），本世（１３－５），超性（１３－９）。

三、罗、利所著《葡华词典》中汉语
基督宗教哲学术语

　　《葡华词典》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共同创作的作
品，①笔者找出１５个西方宗教哲学外来词汇，具体
是：
誓愿（Ａｊｕｒａｍｅｔａｒｓｅ），爱欲（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ｍｅｎｔｏ），

天主生万物（Ｃｒｉａｄｏｒ），生物（Ｃｒｉａｒ），十字（Ｃｒｕｘ），
教书（Ｄａｒ　ｌｉｏ），造化（Ｄｉｔａ），无形 神魂（Ｅｓｐｒｉｔｏ），
爱欲（Ｇｏｓｔａｒ　ｄｅｌｅｃｔａｒ），爱爱欲（Ｇｏｓｔｏ），西洋（Ｉｎｄｉ－
ａ），西番（Ｉｎｄｉａｎｏ），地狱 、阴府（Ｉｎｆｅｒｎｏ），无尽、无

边无穷（Ｉｎｆｉｎｉｄｏ），儒者、书生（Ｌｅｔｒａｄｏ），解教（Ｍｅ－
ｔｅｒ　ｎａ　ｃａｂｅａ　ｐｅｒｓｕａｄｅｒｅ），西方（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ｅ），念经 诵
经（Ｏｒａｒ），经布（Ｏｒｄｉｒ），本（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　ｌｉｕｒｏ），源初
（Ｏｒｉｇｅｍ），七政（Ｐｒａｎｅｔａｓ　ｓｅｔｔｅ），许愿（Ｐｒｏｍｅｔｅｒ　ｆａ－
ｚｅｒ　ｖｏｔｏ），历书、历本、历日、新书（Ｐｒｏｎｏｓｔｉｃｏ），电
（Ｒｅｌａｍｐａｇｏ），电光（Ｒｅｌａｍｐａｇａｒ），日经、日晷、定时
辰牌（Ｒｅｌｏｇｉｏ　ｄｏ　ｓｏｌ），时辰钟（Ｒｅｌｏｇｉｏ　ｄｉ　ｆｅｒｏ），闹
钟（Ｒｅｐｒｉｃｃａｒ），回生、复苏（Ｒｅｕｅｒｄｅｅｒ），进香的
（Ｒｏｍｅｉｒｏ），神 （Ｓｉｓｏ　Ｊｕｉｏ），罪 （Ｖｉｏ），有 罪
（Ｖｉｏｓｏ）。

四、罗明坚、利玛窦汉语西方宗教哲学
外来词汇的语言学分析

　　外来词研究是近来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研究
领域，我认为学术界对外来词研究的重视，除了纯
粹的语言学原因外，主要是在中国学术日益融进
世界学术的今天，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日益加
深，而外来词是文化间交流的产物，如史有为所
说：“外来词是语言接触的一种结果，而语言接触
又以文化交流、文化接触为前提、为共生物。因此
外来词也是异文化的一种存留。就此而言，它也
许可称为‘异文化的使者’”。［６］３另一个原因是在中
国近一百年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整个中国文化和
学术的表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有的学者说
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向格义”，这样一来，
如果重建中国文化和学术，如果说清楚近百年来
中国学术的变迁，近代概念史的形成和变迁就必
须做深入研究，而展开概念史研究的基础是在语
言学上对外来词的梳理。
按照沈国威先生的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上

胡以鲁在１９１４年的《论译名》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如
何把握译词的问题。“传四裔之语者曰译。故称
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借用语。音译两
字不可通也。”［７］３０

王力先生也对外来词的研究做了原则的界

定，他说：“借词和译词都是受别的语言的影响而
产生的词；它们所表示的是一些新的概念。当我
们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时

候，就把这种词叫做借词，也就是一般所谓意译；
当我们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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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该书对《葡华词典》医学词汇做了研究。陈辉：《论早期东亚与
欧洲语言接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该书对《葡华词典》的语音系统做了研究。



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的时候，就把这
种词叫做译词。有人认为：音译和意译都应称为
外来语。我们认为只有借词才是外来语，而译词
不应该算作外来语”。［８］５１６

罗常培先生通常将外来词称为“借词”，他认
为近代汉语里的外国借词有四种：“（甲）声音的替
代（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就是把外国语词的声音
转写下来，或混合外国音和本地的意义造成的新
词。……（乙）新谐声字（ｎｅｗ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本国的文人想把他们汉化，
于是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禽安鸟，水
族着鱼’的办法硬把他们写成谐声字。……自从
科学输入以后，像化学名词的铝（ａｌｕｍｉｎｕｍ）、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氨（ａｍｍｏｎｉａ）、氦（ｈｅｌｉｕｍ）之类，更是多
得不可胜数……。（丙）借译词（ｌｏａ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当许多中国旧来没有的观念从外国借来时，翻译
的人不能把他们和旧观念印证，只好把原来的语
词逐字直译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借译。……近代
借词的许多哲学名词，像葛林（Ｔｈｏｍａｓ　Ｈ．Ｇｒｅｅｎ）
的‘自我实现（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尼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的‘超人’（üｂｅｒｍｅｎｓｃｈ），也就是所谓的
借译词。描写词（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有些外来词找
不出相等的本地名词，于是就造一个新词来描写
它，或者在多少可以比较的本地对象上加上‘胡’，
‘洋’，‘番’，‘西’一类的字样，这就是所谓的描写
词”。［９］

史有为先生对外来词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
他说：“外来词，从字节来源的‘发明权’来看，他们
是外来词，是由外民族首先发明并凝聚了词的概
念，更重要的是，是由外民族赋予了特殊的形式，
或者是语音形式，或者是文字形式，而借入汉语之
后却又经过不同程度的再创造，在语音形式和文
字形式、语义内容上进行适合汉语的再创造，更重
的是他们多次使用于汉语中，从而融入汉语词汇，
成为汉语的词。这就是我们对外来词的‘定
格’”。［６］６

近年来在如何对待意译词上有了新的提法，
因为这类词完全是中文本身具有的，但在含义上
赋予了外来的新的含义，有的学者将其成为外来
概念词，并试图将外来概念词作为整个外来词的
总称。①

王力先生认为：“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
何时期都多得多。佛教词汇的输入”［８］５２５目前，对
晚清以后的西洋外来词汇和东洋的外来词汇研究

有了许多重要的成果，②但对明末清初的来华天主
教传教士在中国近代词汇学上的贡献研究明显不

足。
本文结合以上的讨论，从三个方面将罗明坚

和利玛窦的汉语西方宗教哲学外来词汇的角度做

一个类型分析。由于论文的篇幅有限，本文无法
对所罗列出来的全部外来词做外来词的类型学分

析，同时，上面所罗列出来的外来词，相当一部分
的拉丁词源尚未确定，这也为我的分析带来困难。
因此，下面我只是对所罗列出的外来词中挑选出
的代表性词汇做一个外来词的类型分析，尚不能
对所有词汇做分析。
第一，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汉语神学词汇中的

音译词和混合词。
在汉语和外来文化交流之中，最早出现的新

词是音译词，因为在最初的语言接触中外来语在
汉语中尚找不到理想的汉语词汇，这样一般都采
取音译的方法，“音译词是向读者表示外来单词语
音的唯一方法”。［１０］１６４

混合词则是外来的音译词合本族词相结合而

成，一般来讲，本族词表示音译词部分的意义。这
两个方面其实都是上面所说的“借词”。

１．亚当（１－Ａｄａｍ）③，哑当（４－２９－Ａｄａｍ）；
亚当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希伯来文为Ａｄｈａｍ，
罗明坚和利玛窦都是从拉丁文音译而来，这是中
文文献中首次使用这个词。以后，在《老残游记》
中开始使用这个词，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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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因此，我们给汉语中的＇外来概念词＇所下的定义是：汉语中表示本位外族语词的那种概念。”见《词库建设通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５页。

参阅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
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１９００－１９３７》，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
版。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２００１年版。姚小平：
《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姚小
平：《罗马读书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括号的数字表示罗明坚的五篇文献序号。



也使用了这个词。［１１］２３０

２．也物（１－Ｅｖａ），阨袜（６－６９）；夏娃也是《圣
经》旧约中的人物，希伯来文是 Ｈａｗｗａｈ，罗明坚
和利玛窦都是从拉丁文音译而来，这是中文文献
中首次使用这个词。罗明坚使用“也物”，利玛窦
使用“阨袜”。这个词后来也被成为“厄娃”，在鲁迅
的《坟·摩罗诗力说》中采用的是“夏娃”。［１１］１５９０

３．妈利亚（里呀）（１－Ｍａｒｉａ），马利亚是《圣
经》中人物，耶稣的母亲，罗明坚这里从拉丁文音
译而来，这个词也在以后的中文中流传下来，冰心
在《南归》中就描写了马利亚。

４．徒斯（６－９－Ｄｅｕｓ），利玛窦在对天主教唯
一神Ｄｅｕｓ的翻译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天主
实义》中他即使用了“徒斯”，也使用了“天主”。但
他的主要用法是“天主”，这点从《天主实义》的书
名可以看出。由于利玛窦在世时“礼仪之争”尚未
发生，利玛窦这样混同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在利玛窦去世后，关于如何翻译“Ｄｅｕｓ”成了一
个大问题，由此形成了近四百年的“礼仪之争”，并
对中西双方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这
个词汇没有在中文近代传统中保存下来，但确是
近代以来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影响最大的外来

词。
第二，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汉语神学词汇中的

意译词和仿译词。
马西尼指出，在意译词和仿译词中很难看出

外来词的痕迹，因为意译词和仿译词与汉语本族
词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词的音和形有着语义
的联系；二是“语义单位的连接体是根据词素组合
规则决定的”。［１０］１６９－１７０因此，用意译和仿译的方法
来创造新词是汉语外来词的主要方法。意译词是
指给原来的汉语词汇增加了新的含义，它采用的
通常都是汉语本族词。仿译词是指根据外语词汇
来创造的词，但却和原来的汉语词汇有着某种程
度上的相互对应，汉语提供了仿译词的意义和句
法结构。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译词”，如有的学者所说：

“意译则要求译者对原词融会贯通，然后在目的语
中找出一个最大近似值”。［７］３１

１．上帝（１－Ｄｅｕｓ），《易经·豫》中“先王以作

乐崇德，殷焉之上帝，以配祖考”。利玛窦在《天主
实义》中说“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吾天主，乃古
经书所称上帝。”这是一个典型的意译词，充分反
映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２．圣经（６－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ａ），这是一个意译词，《圣
经》在中文文献中即指儒家的经典，也可以指佛教
或其他宗教的的经典，也可以特指犹太教的经典，
如《律法书》、《先知书》、《圣录》。自从利玛窦采用
这个词特指天主教的经典以来，就赋予了《圣经》
新的含义，这个特指也在以后的中文术语中流传
了下来。［１１］５００６－５００９

３．圣母（４－ｍａｔｅｒ　Ｄｅｉ），如果说马利亚是个音
译词，那么，圣母就是一个意译词，在中国古代是
皇太后的尊称。这个词也流传至今。

４．公教（６－８－ｐａｔｅｒ），在汉语中指官办教
育，宋叶适曾说“臣闻朝廷开学校，建儒管，公教育
于上……”［１１］７６８现在中国教会认为天主教是“基督
教的三大派别之一。音译加特力教，意译公教，也
称罗马正教。中国人根据明末耶稣会传教士的翻
译，称之为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但至今没有人
明确指出这个意译词是利玛窦所创。①

５．撒格辣孟多－圣迹（１２－１１１－ｍｉｒａｃｕ－
ｌｕｍ），汉语中的“圣迹”一词有两层涵义：其一是古
圣人的遗迹，《汉书》中有“往者秦为无道，贱贼天
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其二是有关某宗
教或其传说的遗迹。［１１］５０１０这里利玛窦利用了中文
“圣迹”表达了天主教的神学思想，显然这是一个
意译词。“撒格辣孟多”是“注释词”。

６．罢德肋－父（１２－９６－ｐａｔｅｒ），利玛窦在《圣
教约言》中说：“天主，罢德肋，译言父也。乃天主三
位之第一位也”。显然，译言“父”就是“圣父”。在
中文中“圣父”是指太上皇的尊称，《宋史》中有“既
尊圣父，亦燕寿母。”［１１］５００７用“父”或“圣父”来指称
天主教中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一格，显然，这是一个
意译词，罢德肋是个“注译词”。

７．斯彼利多三多－圣灵（１２－９７－），在中文文
献中“圣灵”有多层涵义，《汉语大词典》将基督教涵
义上的“圣灵”的出现说成在太平天国时代，显然
是晚了。［１１］５０１２利玛窦这里所使用的基督教涵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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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百度百科中关于公教的解释还有另一种说法：“公教会”的“公”原文起源自拉丁语的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ｕｓ，意思是“普遍的”，翻译作中文“公”是取自
“天下为公”的“公”，因为天主教徒认为只有天主教会才是“全世界的”、“一般的”、“大众的”教会。他们选择这个名字，是由于他们认为最初的教
会是开放给全部的人，而不是特定的种族、阶级或者特定宗派的。



的“圣灵”应为第一次。“斯彼利多三多”是个注译
词。
第三，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汉语神学词汇中的

汉语新词。
马西尼认为汉语新词产生的传统方法是将外

来语的新意归并到原有的汉语词汇中，或者将这
种新意和已有词汇综合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创造
的新词是语义新词。但“如果用汉字的重新组合
来创造的新词，那么这种新词就是组合新词。在
语义新词中，只是在词义或功能方面有一种变化。
在组合新词中，新词的新意义和新功能全是创新
的。”［１０］１８２－１８３沈国威也说：“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
会士们，为了有效地推进在中国的传教，翻译出版
了大量的介绍西方知识的书籍。在他们的译书过
程中，创造了为数众多的新词和译词。”［７］１１１

１．例如：
十字架（４－ｃｒｕｘ　Ｃｈｒｉｓｔｉ），这是一个新词。十

字架是基督教的精神象征，耶稣在首次预告苦难
后即对门徒说：“谁若愿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
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谷八３４）。从利玛窦后来
华传教士普遍采用这个词，［１２］６２新教入华后也采用
这个词，马礼逊在《英华词典》中收录。这个词在
晚清后逐步流传下来，在清俞正燮的《癸巳类稿·
天主教》中，在巴金和郁达夫的作品中都使用了这
个词。［１１］３４７－３４８

２．耶稣（６－Ｉｅｓｕｓ），这是一个由罗明坚和利玛
窦开创的新词。朱谦之先生《中国景教》一书，认
为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徒，在他们翻译为中文
的“经文”中，把“耶稣基督”叫做“移鼠迷师诃”。据
朱谦之先生分析，这个“译音”，来自窣利语（中古
波斯语）ｙｉｓｏ　ｍｓｉｈａ。［１３］《汉语大词典》认为耶稣是
希腊文Ｉｅｓｏｕｓ的音译词，［１１］３４７－３４８岑麟祥在《汉语
外来语词典》中认为拉丁文Ｊｅｓｕｓ源于希伯来语
Ｙｅｓｈｕａ。［１４］黄遵宪认为“耶稣”是音译兼译词，他说
“假视天如父，七日复苏义为‘耶稣’，此假借之法
也”。王阖运说：“竟符金桂谶，共唱耶稣妖”，他在
文下注释说“‘耶稣’非夷言，乃隐语也。‘耶’即
‘父’也，‘稣’，死而复生也，谓天父能生人也。”钱钟
书在评价黄遵宪和王阖运的看法时说，“王望‘稣’
之文而生议小异于黄耳”。①

３．别类（６－３８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利玛窦在《天主实

义》中说：“夫正偏大小，不足以别类，谨别同类之
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并为山类也”。［１５］

拉丁语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是区别的意思，用别类表示中文
的区别这是一个新的外来词。

４．拔第斯摩－洗（１２－１１１－ａｂｌｕｔｉｏ）这里的
“洗”就是“洗礼”。利玛窦在《圣教约要》中说：“耶
稣在世，将升天之前，谕命十二宗徒及以后主教
者，凡世人初从圣教当依定礼用清水，祝咏经言，
以洗确之。”拉丁文ａｂｌｕｔｉｏ就是“洗礼”之意。《汉
语大词典》认为此词出现在中文是在民国期间，显
然时间上有误。这个词应为新的外来词，拔第斯
摩是“注译词”。

“洗礼”在中文有另一个表达：付洗，领洗
（Ｂａｐｔｉｓｅ，ｂｙ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ｉｓｉｔ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ｌｌｅｄ）。来
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最早在《英华词典》中使用了
这个词，后来严如煜（１７５９－１８２６）在《三省边防备
览·策略》一文中在介绍基督教时讲到领洗“进教
者无论男女必要领洗”。马礼逊认为这两个词来
自天主教的概念，“领洗”被明末清初的来华天主
教采用，［１２］３１，１８６“付洗”未被采用，当时天主教用“付
圣洗”。［１２］３１应该说，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利玛窦，
以后逐步从“洗”发展到“洗礼”、“付洗”和“领洗”，
这两个词都属于意译词。

５．亚玻斯多罗－使徒（１２－９５－ａｐｏｓｔｏｌｕｓ），
使徒，耶稣的使徒。这是利玛窦首先使用的一个
重要概念，后来马礼逊在《英华词典》第６册Ｉ，第

３０页用（Ａｐｏｓｔｌｅ，Ａｐｏｓｔｌｅ　ｏｆ　Ｊｅｓｕｓ），在基督教意义
上，使徒指被基督派往全球传播福音的人。瓦罗
词典没有这个词。汉语没有这个词，这是一个汉
语组合新词。“亚玻斯多罗”是注译词。

６．宗撒责耳铎德－圣油（１２－９７－ｃｈｒｉｓｍａ），
这个词出现在《圣经》出埃及记３０章２２－２５节，天
主教在圣周（星期四）由主教祝圣的橄榄油有三
种：（１）用于慕道者候洗期。（２）用于圣洗、坚振及
圣秩（神品）圣事等。（３）用于病人傅油圣事。“圣
油”需要经过主教祝圣之后才能被使用。涂圣油
是表示“圣灵恩赐的印记”。这是在刚受洗后的施
行的，为的是使新入教者坚定对三位一体真神的
信仰。这是一个新词，“宗撒责耳铎德”是一个注
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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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 结

　　对西学东渐的研究在历史学范围内已经做得
比较深入，在对明清之际的西方语言学传入的研
究上，在语法、语音、方言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
进展，但唯独对外来词的研究较为薄弱。有三个
方面的原因推动笔者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
第一，学术界对近代以来从日本传来的外来

词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例如沈国威先生的《近代
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
享》一书，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以来中日之间在汉语
新词的交流和影响，但是在近代从日语所传来的
外来词中有两类，一类是直接从日语所创造的词
汇传入的，一类是日本在吸收了中国的新词后又
返回中国的，如马西尼教授所认为的“回归借词”，
他说：“这样一类词：它们原来自汉语中某一很特
殊的场合里使用，后来在日本得到了广发的传播，
最后又回到了中国”。“回归借词”，马西尼认为有
两种，一种是中国语言中原有的词汇，另一类是明
清来华传教士所使用的词汇传入日本，又返回中
国语言中的。他认为，对于“明清时期创造的回归
借词，旁证材料极少”。［１０］１７８

明清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传入日本，应该
在日本产生影响。日本学术界为对国内所藏的明
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相关书籍作一个全面了解，
在昭和６０－６２年（注：１９８５－８７）对全国的国立大
学图书馆和都道府县立图书馆进行全部调查，这
个调查所指的耶稣会士是１６世纪至１８世纪到中
国的天主教系传教士，并非仅限于所谓的耶稣会
的成员，也包含隶属于其他会派的人。因此，鸦片
战争以后的新教徒系的传教士不在研究对象之

内。但是，徐光启和李之藻例外，包含在研究对象
之内。这次调查最终调查图书馆数是包括私立大
学图书馆和市立大学图书馆等在内的１００家，其中
找出现存相关书目的图书馆３７家，总件数８６６件，
他们最后出版了《耶稣会士相关着书译作所在地
调查报告》①

本次调查中已确认的相关书目，有１８９种，８６６

件，现在从内容大致分为历算科学技术类、宗教格
言类、地理地志类３个领域，从刊本、抄本的角度分
为原刻（１７世纪）、后刻（翻刻、丛书收录的书目）、
抄本三类，总结如下表（但是，其他的１１件除外）。

种数 原刻 后刻 抄本
合计

（注：件数）

历算科学技术类 ７９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８４　 ４３１

宗教格言类 ９３　 ６６　 ２２５　 ４５　 ３３６

地理地志类 １７　 ９　 ４２　 ３７　 ８８

合计 １８９　 ２０２　 ３８７　 ２６６　 ８５５

从日本学术界的这个不完全的调查可以看

出，目前在日本藏有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的西
学汉籍有１８９种，８８６件，如果对日本的图书馆展
开全面调查，实际的数量会超过这个数量。这样，
通过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初步看到西学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这些中文书籍传入日本后对
日本的新词有何影响？哪些在晚清时又传回中

国，成为马西尼所说的“回归借词”？至今在我的
阅读范围内尚未见到研究。
第二，明末清初汉译西学的特点。
明末清初的西学著作翻译主要是三种形式，

第一类是传教士口述，中国文人笔录。这类汉译
西书的典型代表就是《几何原本》，利玛窦在序言
中说的很清楚，他早有翻译此书的想法，但“才既
菲薄，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当徐
光启提出让其口述，他来笔录的办法后，利玛窦十
分高兴地说：“先生就功，命余口述，自以笔受焉，反
复辗转，求和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
三易稿”。
第二类是署名传教士所写，但实际上文人润

笔。例如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天主实义》写于
万历三十一年，即１６０３年，《几何原本》写于万历三
十五年，即１６０８年。他在《几何原本》中清楚地说
他写作有困难，五年后就能完全自己写作？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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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次调查的机构“其中国立大学及附设研究所３１，私立大学９，都道府县立图书馆２８，市町立图书馆、机构１８，国立机构（内阁文库、日本
学士院）２，私立图书馆、机构（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蓬左文库等）１２。原本是指在调查主要国立大学、各都道府县立图书馆的全部，但是很遗憾，

能够对两者都进行调查的都道府县只有２７个，占全体的不到６成。另外，此次对国会图书馆、东京天文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伊能忠敬纪念馆
（千叶县、佐原市）也就相关书籍进行了确认，但是没有完成全部的调查，不作为此次调查报告范围。”择自《耶稣会士相关着书译作所在地调查报
告》，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周娜帮助我翻译的，在此表示感谢。



际上不太符合实际。他在《天主实义》序言中说：
“承二三友见示，谓虽不识正音，见偷不声，固为不
可；或傍有仁恻矫毅，闻声与起攻之。窦乃述答中
士下问吾侪之意，以成一帙。”这里没有明说，实际
上是他口述，也写了初稿，后面文人加以修改。
第三类是传教士自己所写，期间文人也可能

帮助，但基本是传教士所写。例如利类思（Ｌｏｕｉｓ
Ｂａｇｌｉｏ，１６０６－１６８２）所写的《超性学要》，这本书实
际上是托马斯·阿奎那（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约１２２５
年－１２７４年３月７日）的《神学大全》（Ｓｕｍｍａ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的翻译，这是一本很艰辛的西学著作，
从目前的译本看，主要应由利类思完成。
这样，将明末清初汉籍西学著作的翻译形式

仅仅归结为传教士口述，文人笔录尚不能概括明
末清初西学翻译的全貌。同时，也增加了研究明
末清初西学译本的复杂性。上面我所列出的罗明
坚和利玛窦的这些中文著作署名都是他们自己，
但肯定有中国文人帮助。明末清初期间中国人懂
拉丁文的人少之又少。罗文藻，又名火沼，字汝
鼎，号我存，拉丁名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ｉｏｐｅｚ，他是第一位中国
人的主教，也到菲律宾去传教，懂西班牙文，但至
今尚不知他留下关于西学的中文著作。［１６］１４４－１６１另
一位从罗马培养出来的中国神父郑玛诺，回国后
不久 就 病 逝，也 没 有 留 下 西 学 的 翻 译 著
作。［１６］１８７－１９１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首先应该对明清之际的
外来词做一个系统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
始有一定的研究，如上面提到的黄河清对利玛窦
的研究，但对西方宗教哲学词汇的研究论文极
少，［１７］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笔者感到系统梳理明清
之际的西学宗教哲学外来词汇是一项重要的工

作。
第三，近年来关于汉语神学的讨论成为中国

基督教学术界一个重要的问题，刘小枫在《现代语
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中提出“汉语基督神学在明
代已经出现，中国士大夫中第一批基督徒（徐光
启、李之藻、杨廷筠）在汉语思想的织体中承纳了
基督信理，并与儒、佛思想展开辨难”。［１８］在如何看
待汉语神学的问题上，学术界有较大的争议，何光
沪认为：“汉语历史神学应该把从景教到也可温教
（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从利玛窦到赵紫宸，以

至后来用中文著述的神学思想纳入自己的视野，
列为历史神学的研究对象”。［１９］实际上刘小枫做自
己所理解的汉语基督教神学主要在近１５年，对在
建立汉语基督教神学时是否回到明清之际的汉语

基督教思想与概念，他并不明确。① 实际上，在我
看来，汉语神学的建立主要在明清之际，不了解这
段历史是无法说明基督教进入中国后汉语化的实

际历史过程的，但由于目前明清之际的汉语神学
文献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从而使学者忽略了这
段历史的价值。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汉语基督
神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在罗明坚和利玛窦时期就已

经确立了。因此，系统地梳理明清之际的汉语神
学概念演变史是学术界必须展开的一项工作，本
文就是这样一个初步的尝试。
最后，西人汉语学习的历史和近代汉语变迁

的历史的重合性。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
到，罗明坚和利玛窦在创立汉语神学和哲学词汇
时，是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罗明坚的部分中文
材料我们甚至可以说成他汉语学习过程中的“中
介语”，例如，他对马利亚的译名就有：妈利亚（里
呀）、妈利亚、妈利呀，对耶稣的译名就有两个，这说
明了他是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发展汉语，创造汉语
神学词汇的。这揭示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学
习的过程和汉语本身的发展变迁过程不是分离

的，而是一体两面的一个历史过程。
我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一书中认为，世界汉

语教育史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学术意义，其
中第二点就是谈的这个。我指出：“世界汉语教育
史的研究将直接推进对汉语本体的研究。文化间
的交往必然带来语言间的交往，当汉语作为外语
在世界各地被学习时，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受到来
自母语的影响，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母语
的作用会直接影响到学习者的汉语学习。但很少
注意到，学习者的这种习惯力量也同时推动着语
言间的融和。”
王力先生说：“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

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
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
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２０］这两次影
响的发端都是从汉语作为外语学习开始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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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代至清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位置，在人类学方面（礼仪之争）和理念方面（耶儒之争）。当今的汉语神学是否值得重新回到
这一位置，并重新起步？”李秋零、杨熙南主编：《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上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９页。



的传入，印度的僧侣们要学习汉语，要通过学习汉
语来翻译佛经，结果是直接产生了反切。王力先
生说，反切的产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
书的一件大事，是汉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
表现。西方语言学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
出，来华的传教士正是为了学习汉语，编写了汉语
语法书，如卫匡国（Ｍａｒｔｉｎ　Ｍａｒｔｉｎｉ，１６１４－１６６１），为
了读中国的书，写下了《汉语文法》；传教士们为了
阅读中国典籍，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传教
士们为了以中国人听懂的语言来布道以及翻译圣

经等宗教书籍，创造了一系列的近代新的词汇，包
括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大量的词汇。这说明，当
一种语言作为外语来被学习时，它并不是凝固的，
它也会随着学习的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化；反之，学
习者虽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但学习者
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学习者也会对自己的目的语
产生影响。语言间的融和与变迁就是这样发生
的。直到今天，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并未完全被
说清，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直接推动
汉语本体的研究，可以直接推动近代汉语史的研
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明清之际中国
官话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清之际的
官话是北京话，但最近在传教士的很多汉语学习
文献中发现，他们的注音系统是南京话，这些传教
士在文献和他们的著作中也明确地说他们学习的

官话是南京话。不仅仅是西方的传教士的汉语学
习材料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日本的汉语学习材
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日本江户时期冈岛冠山所
编写的《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便用》、《唐
音雅俗语类》、《经学字海便览》等书，六角恒广研
究了冈岛冠山的片假名发音后，明确地说：“这里
所谓的官音是指官话的南京话”。［２１］这说明作为汉
语学习的文献直接动摇了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史

研究的结论。
至于在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就有更多的文献

和材料说明只有在搞清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情况

下，才能更清楚地研究好近代中国语言学史，甚至
可以说，随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原有的
中国语言学史的结论有可能将被重新改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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